
为 老公做饭
郑爱 兰

也 不知哪朝哪代规定 的 ，女人 出 世
后 ，就必须学做针线 、料理家务 、结婚
生养 ，为 家 人和老公做饭 ；否则 ，就不
是 一个完美之女人 。这个不 是红头文件
的规定 ，竟成 了 男 人择偶 、衡量女人 的
一个标准 。

老公大我几岁 ，晚 我几 年 退休 。上
班 时 ，每 每 下 班 回 家 ，忙 老 人 、忙 孩
子 、忙做饭 、忙着按 点 上班 ，忙得不 亦
乐乎 ，尤其是 中 午 时分 。好在 丈夫是个
勤快人 ，眼 里 有 活 ，你和 面 ，他择菜 ，
你洗刷 ，他拖地 ，配合得默契悠然 。因
我家住在 一楼 ，厨房就在大家 出 入道 口
的 眼皮左右 ，余光窥视 ，丈夫在厨房的
高大形象总能 呈现在大家 的视野 中 。时
间 久 了 ，赞扬 声 不绝于耳，“领导就是
领导 ，不 一 样就是不 一 样 ，家里家外一
把 手 ，亲 临 火 线 ，工 作 到 位 ，事 必 躬
亲 ，作风扎实”。

为此 ，老公没有 少 和我 商 量，“以
后 你 要 多 在 厨 房 露 脸 ，尤 其 是 家 里 来
人 ，你就执意要 下厨房 ，还要拦着我 不
让 我 进 厨 房 ，好 让 我 陪 客 人 拉 话 、聊
天 、闲 谝 ，把领导 的 威信 重新树起 来 ，
把大丈夫的势重新扎起来”。我举右手发
誓 ：保证 ，保证 。

虽然发 了 誓 ，保 了 证 ，但是 ，为 了
提高做饭速度 ，确保 中 午 有 时 间 小 憩 ，
每次下班 ，老公还是心 甘情愿地扑进厨
房 ，该干什 么 干什 么 。天长 日 久 ，老公
的 厨 艺 愈来愈精湛 ，名 气 也越来越大 ，
就连 同 事 、战 友 、兄 弟 姐妹来家 窜 门 、
聚会 ，也要钦点老公掌厨 。

大前年 ，我就退休 了 ，老公高兴得
像小孩 一 样 多次对我说：“亲 爱 的 ，这
下可好 了 ，你不上班 了 ，就该一 心 一 意
在 家 给我做饭 了 ，让 我 也大腿翘二腿 、
高桌子低板凳地享 受几年老婆调好 的黏
面 了 ，然后再大喊一 声 ：驾 ，鳖其 （陕
西方言 ，本意是给 ，吃去）。想着老公就
是 一碗面 的要 求 么 ，我再次郑重地承诺
着 ：一定 ，一定 。

咋 也没料 到 ，回 家 不 足 半 月 的 我 ，

硬是被一 位熟悉 的朋 友单位 叫 去帮忙 ，
碍于好友多年的交情 ，我最终还是答应
了 。这样一来 ，为老公做饭的承诺又泡
了汤 。这一干不得了 ，就到 了 老公退休
的年龄 。

一贯按时上班按时下班的我 ，每每
回 到 家里 ，热腾腾 的饭菜 已摆在桌上 ，
看着系 着 围 裙 的 丈 夫和可 口 的 家 常便
饭 ，真 的 ，眼里湿湿 的 ，心里酸酸的 ，
感激的话语在舌尖上打转转 ，就是说不
出 口 ，偶尔蹦 出 仨 两字 ，还是外 国话 。
每当这时 ，老公总是笑哈哈地说：“吃
吧 ！吃吧 ！别 不好意思 ，有 良 心 的话 ，
下辈子还嫁我 ，做一个全职太太来报答
我 ，自 家人 ，咱就不玩虚的了……”

此时此刻的我 ，还能说啥呢？看着
老公饱经风霜的面庞 ，我 内 心跟 自 己打
赌 。老公 ：若 有 来世 ，我还会再嫁给
你 ，以 心 相许 ，终
生 掌厨 ，给你做一
辈子饭 。

邮一颗心给你

曹春雷

去 邮 局 取稿 费 。稿 费 单厚 厚 的 一
摞 ，柜 台 里面 的 工作人 员 一 张 一 张地
处 理 。我 在 窗 外 等 候 。营 业 厅 里 很
静 ，等待办业务的 只有 我 自 己 。

有 人推 门 进 来 了 ，裹挟着 一 阵 寒
风 。是位 中 年人 ，农 民工模样 ，穿 得
很 单 薄 ，一 身 蓝布工装 ，裤脚上 沾 了
一 些 白 灰 ，看 来是直接从建筑工地 上
来的 。

他 在柜 台 前 要 了 一 张汇款单 ，拿
在 手 里 ，左 看 右 看 。见 我 在 注 视 他 ，
他 有 些 窘 ，说：“我 不 太会写 字 ，能
不 能 帮 我 填 一 填”。很 浓 重 的 地 方 口
音 。

我 说好 吧 ，接 过 那张汇款单 。他
从 工 装 口 袋 里 ，掏 出 一 张 皱 巴 巴 的
纸 ，递给我说：“我给儿子寄 点 钱”。
上面 的地址是长春 的 一 所大学。“我
儿子在那 上 大三 ，成绩很好 ，是班干
部。”说起儿子 ，他腰板似乎 比 刚 才直
了 一些 ，口 气里带 了 自 豪 。

我抄写完 ，问：“汇 多 少 钱？”他
说 汇 50。“多 少 ？”我 以 为 自 己 听 错
了。“50。”他有 些 不好意思 ，说话也
不 自 然起 来 ，慢吞吞地：“工地上好
几 月 没 发 钱 了 ，说 是 过 几 天 一 起 给 ，
这五十 ，也是俺 向 工友借的。”

在金额栏里 ，我填上 了 “50。”问
他 汇 款 人 地 址 ，他 挠 着 头 想 了 一 会

儿 ，说：“还是写老家 的 吧。”他说 的
地址是贵州 的 一个村庄 。我 问：“附言
写什 么呢？”“附言？”他没 明 白 什 么意
思 。我解释 了 下 ，他想 了 想 ，说：“写
上 ‘先花着 ，过几天再寄 ’。”

等 我填好汇款单 后 ，他开始掏 钱 。
摸索 了 很久 ，才从工装里面一层又 一层
的衣服里 ，掏 出 一张五十 的纸币来 。

汇款手续很快就办 完 了 。他一个劲
地 向 我 说 谢谢 ，然后 走 了 。我 目 送他 ，
看着他的 蓝布工装 ，出 门去 ，消 失在街
上 的人流里 。

想起我读大学时 ，有天收到 母 亲 寄
来的汇款单 。当 时在宿舍里 ，舍友们 围
着我 ，争着抢着要看 。因 为按照 宿舍 的
传统 ，谁收到汇款 ，谁就得请客 。我捂
着藏着 ，但还是被一位舍友抢去 。他惊
讶 地 喊：“20元 ，只 有 20元 ！”原 先起
哄 的 舍友们全都 安静下 来 。我 不 说话 ，
但脸发烫 。我在 心里很是埋怨母亲 ，怎
么就寄 20元 ，这不是让我难堪 吗 ？

年底放假回 家我才知道 ，当 时家里
遇到 一件很麻烦 、很棘手 的事 ，不仅花
光 了 家里 的积蓄 ，还借 了 不少债 。寄给
我 的 20元 钱 ，也 是 母 亲 从邻 居 家 借来
的 。

我不知道 ，这位 中 年人 的儿子收到
这 50元 钱 后 ，会 不 会 像 我 当 初 那 样 ，
埋 怨 父 亲 给 他 丢 了 面 子 呢 ？但 愿 不 会
吧 。希望他 的儿子能 明 白 ，这钱 ，不仅
仅 是 钱 ，还 是 一 颗
无价的心 。

老 曹 买 房
宋 绍 武

对 门 的老 曹退休后 ，看着周 围 像他
这个岁数的人都 当 上 了 爷爷 ，心里颇为
纠 结 ：儿子马 上就要 “奔三”，对象 是
处过好几个 ，可人家姑娘提 出 的首要条
件是有房 。这房可不是和老 两 口 挤在 一
起 ，而是要二套房 ，以后分开过 。

老曹决定对儿子倾力 相助 ，积攒 了
多 少 年有 五六万 ，按 当 时的房价 ，付个
首付没 问题 。老 同事告诉他 ，啥商 品都
有涨有跌 ，再等等 ，说不定等房价下来
了 ，还能给儿子买个一厅三房 ，再说你
儿子 的 对象还没正式定下来 。可等啊等
啊 ，这房价呼噜噜地直往上蹿 ，先是一
百二百地涨 ，后来翻倍地跳 ，就一二年
的工夫 ，原来七八千一平方的江景房猛
地升到 一万五 。

老曹 心里那个悔 。现在他最主 要 的
任务就是看房源 ，收集报纸上房地产信

息 ，关 注 国 家 对 房 地 产 调 控 的 政 策 ，
研究 多 了 ，老 曹满 口 房经 ，俨然成 了
这方面 的 专家 。

那 天 ，老 伴 怕 他 在 家 里 憋 出 病
来 ，硬拽着他 陪着 去买菜 。进偌大菜
场后 ，早市 已 经撤 了 不 少 的摊位 ，显
得很 空 旷 。老 曹禁 不住 感 叹道：“我
看至 少 有 一 半的空置率嘛 ！”

还 有 一 个摊 位 上 摆 的 青 菜 看 上 去
还算新鲜 ，老伴赶紧拉他过去 。可 问
了 价格 ，老伴直摇 头：“马 上就要散
市 了 ，咋还跟开市 时 一 样 的价 ？便宜
点 卖 了 ，拿 回 去 不划 算 。我们这 几个
顾客 一 人买一 点 ，总不 至于亏本吧？”
那摊主死活不干 。老 曹 评价道：“你
这 属 于 典 型 的 ‘捂 盘 ’。回 头 我们 再
来 ，看谁熬得过谁？”

转悠 了 半天 ，老 曹 菜 篮 丰 盈 。可
老伴仍兴致盎然 ，见鲜活 区 一 个池子
里有 黑鱼 ，打 算买二条给坐 月 子 的 女
儿 补 补 身 子 。可 那 个 络腮 胡 一 口 价 ，
一 分钱也 不 让 。老 曹又大发议论 ，说
他 “惜售”。稍微让 一 点 ，皆 大欢喜 。
络腮胡 仍不 松 口 ，反 而 奚落道：“老
爷子 ，这 么 好 的 黑 鱼还怕没人要 ？养
着 也 不会死 。就像房子 ，说 不定 明 天
这鱼 的价格还能喊高些呢 ！”

买 完 菜 回 来 ，老 曹 心 里憋着 一 肚
子 的 火 ，又想起买房 的 事 。要 不 是涨
价 ，这 会 他 只 怕 是 连 孙子 都 抱 上 了 。
看房就像逛超市 ，明 码实价 ，都 由 别
人说 了 算 。商 品 摆在那儿，买得起就
买 ，买 不 起 就 走 人 ，根 本 没 有 话 语
权 。没 想 到 ，到 老
了 ，这 房 子 成 了 他
的一块心病 。

相 亲

田 冲

前几 年 ，我 仗着 年轻气 盛 ，能 写
一 手 好 文 章 ，对 婚 姻 大 事 毫 不 在 乎 。
总 认为 只 要 自 己 勤奋努 力 ，将来在文
坛上混 出 个名 堂 ，好姑娘就会 自 己 找
上 门 来求我 的 。那 时 ，确实也 有 好几
位姑娘追我 ，我 总 嫌人家 长得没 有 天
仙 美貌 而婉拒 了 。有 个别 不死心 的 还
继续等 了 我几 年 ，终于等得没 了 耐 心
也嫁为人妇 了 。

一 晃 五 六 年 过 去 了 ，我 已 年 届 而
立 ，却 依然未能混 出 个人样来 ，婚姻
问 题又重 新摆在 了 面 前 。父 母催 ，朋
友 急 ，我 如 果 再 不 找 女 朋 友 不 结 婚 ，
似乎就有 些对不起大家 了 。

没有办法 ，我只好在一家市级晚报
上登 了 一则征婚启事 ，一 时 间 电话传呼
响个不 停 。我 通 过 电 话 了 解对方 的 情
况 ，如果合适就约时 间 见面 ，不合适 当
场就 “拜拜”。

一 天 ，一 位 姓 赵 的 女 士和 我 通 电
话 ，对方那羞涩的笑声 、甜美的噪音感
染了 我 ，我 当 即决定约她见面 ，地点就
选在东大街一家宾馆的 门 口 。由 于路上
塞车 ，我 到 达 约 会地 点 时迟 到 了 十 分
钟 。我正东张西望 四处找人时 ，传呼突
然响了 。一看传呼机 ，正是她打的 。我
连忙打 电话去 回 。电话接通了 ，声音非
常清晰 ，我猛然抬起头 ，发现和我通话
的赵女士正站在我的对面 ，我们只有半
步之遥 。她的声音依然甜美 ，但她那只
三角 眼和那张刀疤脸差点没把我吓个半
死 ，趁她还没有发现 ，我赶紧扔掉 电话
逃之夭夭 。

数天之后 ，又有 一位姓程的小姐约
我在南大街肯德基 门 口 见面 ，通过 电话
交谈我对她相 当 满意 ，便同意赴约 。我
准时到达约会地点 时 ，但见一位花枝招
展 、美得让人动 心 的 小姐在 附近转悠 ，
我想约我的人肯定不会是她吧 。这么漂
亮的小姐怎么可能约我呢？于是我也在
肯德基门 口 转悠 了起来 。怎么还不见程
小姐 ，我实在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。

这 时 ，我看见 刚才在我身边转悠的
那位漂亮小姐去公用 电话亭打 电话 ，我
的传呼接着也就响 了 。莫非约我的小姐
真是她？不 ，不可能 。说不准约我的小
姐此时正在别处给我打传呼呢 。这样想
着 ，我走 向 了 附近唯一 的那家公用 电话
亭 。

“ 能先用 一下 电话 吗？”我 问。“稍
等 一下 ，我正在等传呼。”那位小姐 回
答 。于是我就等 了 几分钟 ，那位小姐的
传呼仍然没有 回过来。她告诉我：“你
先用吧 ！”我开始拨电话号码 ，可怎么也
拨不 出 去 ，仔细一看 ，原来我要拨的 电
话号码正是这部电话的号码。是天意还
是巧合？我的心开始突突地狂跳 。

“ 你 就 是 程 小 姐 吧 ？”我 问。“你 是
……”那位漂亮小姐反问。“我是田冲。”我
答 。她上下打量 了 一下我 ，说 ：“对不起 ，
我不认识你。”说完 ，转身而去 。

我又等 了 一个小时 ，程小姐还是没
有 出 现 。我就给她打了 个传呼 ，责 问她
为什 么失约 。她说：“我没有失约 ，我
们 已 经 见 过 面 了 。你 虽 然 有 潘 长江之
貌 ，想必你没有潘长江之才 。你觉得你
的身高长相能配得上我吗？我们最好不
要再见面了。”说完 ，她挂断了 电话 。

我怅然若失 。对 比 一下我对赵女士
的态度 ，我又觉得是
报应 。

埃及反对派拟建单一政党
埃及反对派联盟组织 “全

国拯救阵线 ”成 员 23日 说 ，将
汲 取 宪 法 草 案 公 投 中 的 “教
训”，致力于在这一组织框架内
组建单 一政党 ，对总统穆罕默
德 ·穆尔西及其所属 的穆斯林
兄弟会构成压力 。

埃及官方媒体早些时候报
道 ，初步结果显示 ，新宪法草案
公投在 国 内 的支持率过半 ，草
案预计获得通过 。

吸取“教训 ”
“ 全 国 拯 救 阵 线 ”主 要 成

员 、埃及社会 民主党领导人穆
罕默德 ·阿 卜 杜勒 ·贾 尔 23日
在公投后举行 的记者会上说 ，
反对 派 “非常 团 结”，已达成共
识 ，将“领导所有抗争”。

“ 不仅如此 ，‘全 国拯救阵
线 ’内部 的党派 已经采取进 一
步举措 ，以组建 一 个联盟 内部
的大党派，”他说 。

“ 全国拯救阵线 ”当天发表
一份声 明 ，称 已经从新宪法草
案公投中吸取“有用 的教训”。

路透社解读，“全国拯救阵
线 ”内 部成员 众多 ，派别林立 ，
相互间的分歧影响反对派就公
投 “合力”；穆兄会则凭借更严
密 的组织和纪律性 ，在公投 中
抢 占优势 。

埃及官方《金字塔报》网站
报道 ，埃及全国 26个省的投票
结果显示 ，两阶段投票中 ，大约
954万票支持新宪法草案通过 ，
占有效票数的 63.56%。一些

反对派成员晚些 时候向路透社
记者 承认 ，虽然正式结果还没
有公布 ，宪法草案实际上 已获
得通过 。

继续抗争
“ 全国拯救阵线 ”成员 阿姆

鲁 ·哈姆扎维在记者会上宣布 ，
公投 中存在违规行为 ，反对派
打算就此上诉 。

“ 我们要求 （选举 ）委员 会
调查违规行为 ，然后 再发布 官
方计票结果，”哈姆扎维说 。

另 一 名 成 员 宣 读 声 明 时
说 ：“公投不是道路的终点 ，这
只是其中 一仗……我们会为埃
及人 民继续抗争。”

依据程序 ，宪法 草 案获得
通过后 ，埃及 两个月 内将迎来

议会下院选举 。
一些 “全国拯救阵线”成员

告诉路透社记者 ，反对派作为
单一政党参与议会下院选举的
细 节仍在讨论 中 ，比如反对派
内部各政党人物如何安排到各
个选 区参选 。可 以肯定 的是 ，
反对派试图 以单一政党形式抗
衡穆尔西及其所属 的穆兄会 ，
显然在组织的时间上面临严峻
考验 。

“ 全 国 拯救 阵 线 ”成 员 乔
治 ·伊沙克说 ：“革命继续……
我们会 以一切和平手段抗争 ，
以推翻这部不公平 的宪法 （草
案）。”

凸显裂痕
穆兄会及其支持 者认为 ，

这部宪法对埃及向 民主过渡至
关重要 ，将为埃及提供发展经
济所需要的稳定 。

穆兄会 23日 发表声 明 ，称
宪法草案提供 “历史机遇”，让
所有国 内派别在相互尊重和真
诚对话基础上“团结在一起”。

不过 ，反对派认为 ，穆尔西
以及穆兄会力推的宪法草案有
利 于 强化宗教势力影响力 ，却
没有顾及世俗 自 由派等少数族
裔诉求 ，势必加剧社会不稳定 。

“ 全国拯救阵线”成员哈姆
扎维认为 ，宪法草案公投显示 ，
“ 多 数派 不 显大 ，少 数派 不 显
小”，“全国拯救阵线 ”将利用包
括示威在 内 的 “一切和平 、民主
手段”挑战宪法 。　（徐超）

英国最“老”圣诞老人在职48载享誉全国

英 国 人罗 恩 ·霍尔尼布 卢
自 1964年起开始扮演圣诞老
人 ，至今 已近半个世纪 。他获

得过 “世界最佳圣诞老 人 ”头
衔 ，还开办 圣 诞老人学校 ，向
学 员们传授扮演圣诞老 人 的
心得 。

霍 尔 尼 布 卢 住 在 贝 德福
德 郡 卢 顿 ，现 年 77岁。1964
年 ，他首次扮成圣诞老人模样
给儿 子送圣 诞礼物 。他 回 忆
说：“儿子格雷厄姆那时还小 ，
我扮 成 圣诞 老 人 的模样 。我
的朋友后来 问我 ，能否扮成圣
诞老人 去 他 家 看 望他 的 孩子
们 。从那时起 ，这件事就如 同
滚雪球一样做大发展下去。”

48年来 ，每 逢 圣 诞 时 节 ，
霍尔 尼 布 卢 总 是 穿 上红衣红
裤 ，面带慈祥笑 容 ，给成 千 上
万 的 孩子送去祝福 。通 过扮
演圣诞老人 ，多 年来 ，霍 尔 尼
布 卢 募 集 善 款 ，给 贫 困 家 庭
的孩子购买礼 物 。由 于 霍尔
尼 布 卢 的 敬 业 ，他 在 扮 演 圣
诞 老 人 40年 时 获 得 特 殊 奖
励 。格陵兰 岛 圣诞老人 还 向
他颁发圣诞老人徽章 。在 英
国 ，享 有这 一殊荣的圣诞老人
屈指可数 。

（ 宗 合 ）

美国纽约州 纵火犯枪击消 防 员
美 国 纽约 州 24日 发生纵

火犯枪击消防员的恶性事件 ，
目 前造成包括纵火犯在 内 的 3
人死亡 ，另有 2人受伤 。

这起事件是 24日 清晨发
生的 ，事发地位于纽约州 西北
部 城镇韦伯斯特 。共有4名消
防员 遭受枪击 ，被警察救出 后
送往 医 院抢救 ，其 中 2人不治
身亡 ，另 2人伤势严重 ，仍在医
院中症监护室 。

警方初 步调查认为 ，该纵
火犯在韦伯斯特实施纵火 ，袭击
消防员似乎也是“事先有预谋的
行动”。该纵火犯已被发现在现
场毙命。目 前还不清楚他的死
因 ，警方认定他是单独作案 。

韦伯斯特 当 地媒体报道 ，
有 4座房屋被纵火犯焚毁 ，另
有 4座房屋受损 ，还有数十名
当 地 民 众被迫疏散 。目 前 火
灾已经得到控制 。

韦伯斯特消防局已经公布
了 死伤消防员 的 名单 ，有 消防
员以及各界民众陆续前往消防
局展开悼念。目 前尚不清楚纵
火犯的身份等细节 。

近来美 国枪击案频发 ，14
日 康涅狄格州 纽敦桑迪胡 克
小学遭遇重大枪击案 ，造成 28
人死亡 ，其中有 20名儿童 。此
案 引 发 了 美 国 各界对枪支 管
制 问题的高度关注 。　（钟欣 ）

70年来最强极寒笼罩俄全境
部 分地区气温零下 50度

在莫斯科，人们乘坐一 辆
车窗结满霜花的有轨电车。

从 12月 中 旬起 ，一股近 70
年来最强大的寒流袭击 了 俄罗
斯全境 。据俄罗斯卫生部发布
的最新消息 ，截至 24日 凌晨 ，俄
罗斯近 10天共有至少 88人被冻
死、1200多人被冻伤 ，其中近半
数伤者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。

俄 罗 斯气象局 数据 显 示 ，
本 月 中 旬 以 来 ，俄 罗 斯全 境 气
温直线 下 降 ，其 中 ，远 东 、西 伯
利亚及 中部地 区的气温比往年
平均 气温低 7至 15摄 氏 度 ，而

且这股强冷空气的持续影响时
间也是近 70年来最长的 。远东
和西伯利 亚部分地 区的气温更
是降到零下50度甚至更低 。

按 照 俄 罗 斯 的 法 律 ，室外
气温低于零下 20度 ，小学就应

当 停课 ，防 止 学生冻伤 。目 前
俄罗斯境 内遭遇严寒的很多学
校都 已经停课 。首都莫斯科一
至 四年级小学生 24日 也放假一
天。俄罗斯境 内 多条交通要道
因 为 路 面 积雪 和 结 冰 交 通 中
断 ，俄 罗 斯 西 北部地 区 也 因 为
严寒导致大面积 临 时停 电 ，目
前有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 。俄
罗斯 多个行政主体 已经宣布进
入紧急状态 。俄罗斯紧急情况
部则是派 出 了 数百支抢险队和

应 急 流 动 救 援 队 奔 赴 全 国 各
地 ，帮助解决交通 、冻灾以及居
民生活问题 。

俄罗斯国家气象局称 ，造成
这次严寒的原因 ，是堪察加半岛
北部上空的低压与西伯利亚上
空的高压相互作用 导致大幅降
温 。而另一个高压又挡住 了 南
部 比较温暖的空气 。据俄罗斯
气象学家透露 ，类似的情况最近
一次出现还是在 1938年 。俄罗
斯国家气象局预计 ，圣诞节后 ，
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将逐渐变弱 ，
俄罗斯大部分地 区的气温将大
幅度回升 。　（燕 玺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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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娜丽被毁容 前

印度一名 27岁 的毁容女性 ，近 日 参
加 印 度 KBC电 视 台 《谁想 成 为 百 万 富
翁 》节 目 ，获得 250万卢 比 （约合28万人
民币 ）大奖 。这 名女子 9年前 曾屡次遭
到性侵犯 ，因抗拒不从而被泼硫酸导致
毁容 。她将用奖金进行整容手术 ，并鼓励其他受害女
性抬头面对生活 ，迎接新生 。

印度女性索娜丽 ·穆克荷吉近 日 戴着墨镜 ，头戴
连衣帽 ，走进 《谁想成为百万富翁》节 目 ，斩获 了 最大
奖——250万卢 比 （约合28万人 民币 ）。索娜丽在 比
赛中回答了 由 烹饪到政治史等十个跨度 巨大的问题 ，
每道题都应答如流 ，自 信十足的表现令人眼前一亮 ，
最终成功捧走250万卢 比奖金 。

索娜丽计划把奖金用来实施整容手术 ，但 250万
卢 比 的奖金仍然是杯水 车薪 ，不能支付她所有 医 药
费 。

2003年被毁容 以前 ，索娜丽 曾 是个无忧无虑 的
少女 。她学 习成绩优异 ，前途似锦。被泼硫酸后 ，她
的人生被彻底改变了 。在事发之前 ，她已被三名男 同
学性侵多年 ，后来这三人被她拒绝求欢后 ，就 闯入她
的家中 ，趁她熟睡时 向她泼洒硫酸导致她彻底毁容 。
她曾接受 22次整容手术 ，但 目 前已经双 目 失明 ，而且
局部失聪 。

在索娜里遭受不幸之后 ，印度政府并未给她出钱
诊治。今年年初 ，她写信给印度政府 ，威胁说如果再
得不到援助她将 自 杀 ，没有回音。索娜丽的经历引起
了 不少人的关注。今年早些时候 ，印度一家公司为她
筹集 了 300万卢 比 。不少 明 星也为她捐款 。索娜丽
最终觉醒 ，不能再 自 怨 自 艾 。于是她决定挑战 《百万
富翁》，希望能重新振作 ，并引起公众对性侵受害者和
泼腐蚀性液体受害人的关注 。　（稻果 ）


